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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云端社群：虚实泛化中的关系研究与模型探索∗

张 成 良　 　 　 王 国 芸

摘　 要：在移动媒介发展、成熟并形成融合传播生态之际，时空格局不再是彼此分割状态，而是呈现出高度融合一

致的情境状态。 人以社群化的状态存在于现实与虚拟的场域，在虚实穿梭中带有各自时空的特性并持续为新的时

空环境注入生机，由此形成具有动态变化属性的、代表新型社会关系的云端社群。 云端社群改变了梅洛维茨的“媒
介情境论”中对因时空拼接而造成地域消失的观念，而作为融合时空中的地域标志而重现。 云端社群代表了当下

人们的生存感知空间和社交关系状态，其存世方式可用泡沫圈群模型来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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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媒介的发展引发了社会交往方式的多重变

革与调适，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变革到血缘、业缘、
地缘关系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不断串接和相互影

响，再到客体消失、主体强化，现实的社交关系经过

智能媒介的多重过滤后，出现了多元主体在不同的

时空和不同社会关系中不断变换身份的动态呼应。
曼纽尔·卡斯特提出了“流动的空间”的概念，将现

实中的空间距离以数字的形式软化为液态之后再变

换为虚拟矢量标度距离①，社会化交往基于地缘和

血缘的状态被打破，转而以网缘状态重组。 然而网

缘当中既涵盖着现实社交关系，又孕育着新的社交

生态。 在万物皆媒的今天，人们的衣食住行全部嵌

入了智能化的内容，那么人与智媒之间的交往是否

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人与虚拟主体和虚

拟客体间的关系又将怎样定位？ 这些都成为需要研

究的问题。

一、互联网环境中社群的“虚”“实”想象

过去由于时空而衍生的经济活动，逐渐分化成

具有仪式化特征的两大想象社群，分别是“民族”和

“消费大众”。 随着现代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时

空概念的延展，不论民族还是市场，成员不可能同过

去一样面对面交往，社群的边界在发生着变化。②到

了智能媒介时代，以往人类学研究的“族群”概念逐

渐归入“民族”范畴，而今天研究者所指的互联网时

代的虚拟族群，已经与“民族”属性毫无关涉，是一

种区别于以上两种想象社群的新型社群，它强调在

互联网影响下形成的共同心理、行为特征与文化属

性。③至此，社群中的人将拥有两种主体身份：一种

是现实中的人，一种是虚拟中以人的精神属性所形

塑的“人”。
互联网中虚拟群体自组织的形成方式有两个途

径———围观和景观。 围观是网络传播中的临时性集

体行为，它关注的是焦点事件或人物，通过信息加持

和意见反馈而达成；景观是互联网群体传播中的一

种特有文化“仪式”，通过“仿真”和“拟像”遮蔽了

原始的真实，转而成为情绪、意义的弥散，而非信息

传递的意识形态环境。④但不论何种方式，均无法跳

脱群体的存在，它是基于社会关系的社群存在⑤，其
群体化的象征可以看作是认知的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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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研究是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研究领

域。 智能媒介时代，受时空维度转变的影响⑥，媒介

环境内的关系呈现方式更趋多元，但其概念的界定

仍趋于模糊，多数时候以小群体、圈子为主，边界不

明，分类不清。 若将关系研究以时空分割，研究互联

网当中的虚拟社群，必然脱离不出媒介场景转换的

视角。 在此背景下，智能媒介与现实空间共生致使

关系缔结受到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技术应用等因素

影响而圈子化。⑦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圈子所呈现

出的状态与现实空间的社会关系十分相似，因此我

们将从媒介场景转换的视角出发，研究互联网中的

群体关系在“虚实”转换中的存续与变迁。
“虚”与“实”从具象化的思路来看，实际是社群

在场景中的切换过程。 这其中有平移、镜像，也有场

景融合之后的重新适配。 平移属于微观个体的日常

表现，镜像属于中观的关系建构，场景融合适配则属

于宏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⑧梅洛维茨关于情

境的研究便源于社会关系⑨，他认为现实与电子媒

介存在一种边界消融的现象⑩，这种由地域区隔或

文化区隔所建构的行为壁垒最终被电子媒介打破，
因此将这一发现指称为“消失的地域”。 智能媒介

时代，随着现实与虚拟间泾渭分明的状态被打破，互
联网的高维度特征与社会角色的多元决定了低维度

呈现的复杂性，高维特征的低维实现导致社群间

价值认同的异化，不同社群间受社会行为影响，因社

会资本的获得、文化形态的呈现和个体惯习的维系

而呈现不同的角色期待，这种复杂化的社群形态便

“延异”成为“云端社群”。

二、从社群到云端社群：边界的重构与再消失

社群在传播学中体现为群体与组织。 传播学中

针对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的研究，以是否存在共同

性的目标和规范化的管理作为界定标准。 群体相较

组织来说更为分散，建构具有随机性的特征，而组织

中的每一要素均嵌合于系统环境中。 社群特征随时

空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换语境，比如在当下的媒介

融合环境中，组织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泾渭分

明，虽然概念上的所指各有意蕴，但在新媒体语境中

组织和群体的影响留存在互联网记忆中，具有交互

的涵括性。“社群”（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一词在未被概念化

之前可被理解为社会群体，在学术研究话语广泛采

用后，所指范围被逐渐缩小，边界则更趋清晰化。

社群可以看作分享型社会媒体的分支。 这种媒

体范畴涵盖甚广，一方面作为媒介或利用媒介技术

不停地汇聚流言、交流八卦，另一方面溯源到人类祖

先灵长类动物时期，“社会脑”是人类发展至今引以

为傲的语言天分的源头，这也决定着此种分享型的

群集能够一直维持下去。更多学者倾向于认为，社
群是一种基于自然意愿（精神或情感）所结合的人

际关系，其存在着社群内部的分工、协作与讨论。

社群的使用开始与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缠绕在一

起，始于 １９ 世纪末期社会学的萌芽，它意味着社会

形态重塑方式的开启。 自此对于社群讨论的重点不

再囿于地理区位，而是趋向于更加广泛的社会网络

关系。

由此，社群从一个地域性社会群体的泛指概念

发展出语义丰富的所指，其概念的边界和所涵盖的

范围变得清晰起来。 在智能媒介时代，社群也因应

技术变迁区分为现实与虚拟两级，其中互联网空间

中的社群被称为虚拟社群。 根据现实族群的人类学

概念，有学者界定虚拟族群的范畴，认为虚拟空间中

社群并不是单纯的互动共同体，而是将那些存在联

结关系但散布于互联网空间的社群称为虚拟族

群。由此可见，社群是历史和媒介发展演进过程中

的产物，因其形态庞杂、存在方式多元，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在与智能媒体结合之后，社群显示出更趋复

杂模糊的特点，因此本文以云端社群的概念指称智

能媒介时代的社群，以形成明晰的概念边界。
云端社群是指现实与虚拟互相浸润之后的泛社

群状态。 云端社群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寄寓平台，微
观至三人及以上的微信群、ＱＱ 群、微博超话、话题

评论区，宏观至整个微信朋友圈、ＱＱ 空间、微博、豆
瓣等具备互动功能且按区域划分的人群，因现实人

际关系延伸、日常生活需要、舆情事件探讨、文化圈

群汇集等原因呈现有机留存的群体样态。
云端意向来源于互联网和气象的混合想象。 文

森特·莫斯可（Ｖｉｎｃｅｎｔ Ｍｏｓｃｏ）认为，“云是文化史

上最令人回味的图像之一，因为它们是所有人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 云这一意象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

包容性的隐喻，在其本身性质呈现空间的不同样式

聚合与匹配意义（如高积云、卷积云等，不同形状代

表不同的天气预测状况）之外，也往往被形容为几

代人之间以时间轴绘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

此含义的背景之下提出云端社群的概念，用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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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形成的包容性甚广、与现实关系复杂的

数字社群，也因此，研究者往往忽视社群的概念起

源，而更为关注社群形成的过程以及社群的状态和

特点。
从个体感知域来看，从社群到云端社群，是具身

感知到具身体验的演进过程，其特征是具身意识化

的存在。 从群体社交域来看，云端社群与一般意义

上的现实社群即圈子和虚拟社群的关系较为复杂，
介于二者之间，同时又兼具二者的特点。 网络本身

的虚拟性致使网络社群一脱胎便被赋予虚拟属性，
因此网络社群又称虚拟社群。 而云端社群既包含以

情感、利益、兴趣等形成和维系的特定社会关系模式

的人群聚合，又具有互联网的虚拟特性，因此介于两

者之间，是两者关系的聚合。

三、从传播到泛传播：云端社群的模型建构

在塔尔德的传播技术观中，发明和模仿是基本

的社会行为，有发明才会有模仿，有模仿才会催生新

的发明。基于这一理论的隐喻研究并不少见，不论

是麦克卢汉以身体的功能延展探索传播的原理、地
球村概念的由来，还是对其他跨学科知识的借鉴，都
属于隐喻式的理论建构与创新。

１．互联网的时空多维性与泛传播观念的兴起

在网络传播模式研究中，学者杜骏飞提出一种

“泛传播模式”，他认为网络传播改变了传统中介层

级在信源与信宿之间的作用，将传统的二级或多级

传播变成了不确定的泛层级传播，线性的、双向的、
明晰的大众传播模式演进成非线性的、多向的、混沌

的泛传播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泛传播模式。

　 　 　 　 　 　
Ａ 任意信源

Ｂ—Ｎ 理论上的传播层级

Ｘ 信宿

图 １　 传播层级的环态模式

图 ２　 宏观动态化的泛层级模式

该模式提出了网络传播从链式（见图 １）到环态

（见图 ２）的发展模式，从共时性角度提出了宏观动

态的传播过程。 模型认为共时性网络传播可以通过

环态泛层级传播描述出来，而站在历时性的角度，则
是一种无法描摹的发展与变化过程。 基于此，我们

在考察云端社群的发展过程时，发现共时性和历时

性是坐标轴上的两条从零点出发无穷正向延伸的垂

直作用线，两者的互动会形成一个混杂场域，云端社

群便生发于这一场域中。
２．互联网“多棱镜”化及其属性驱动下的媒介

赋权

考虑到移动互联网的复杂属性，我们根据学者

吴靖提出的“晶体”概念提出多棱镜模型的隐喻

概念，认为互联网同样作为入口多元的复杂空间，其
颗粒形态并不突出，相反更像是晶体聚合而成的

“多棱镜”，实现光的反射、透射和色散。 多棱镜的

意向是指由多个不规则平面相交组成的透明体，可
以改变光的传播方向但不改变光的性质，可将复色

光还原，即光的色散。 将多棱镜比作移动互联网，是
一种媒介属性的赋权，不规则平面象征着不同的空

间维度，经过这一复合多平面的反复折射，原有的社

群结构会发生裂变，形成适应多维度空间的新的社

群结构。
多棱镜结构的移动互联网并不会改变个体在现

实和虚拟世界中的人际生态区位，反而会在多次交

流环境中辨析其复杂关系而呈现出诡谲多变的社群

关系互动。 差序波纹通过多棱镜的折射，会被解读

和透析出不同的光带，如家族式社群关系中，血缘的

强关系透射出单色的血缘“光”，这无疑忽略了社交

活动的表演行为，真实呈现个体的自由特征。 与之

相对应的，在陌生人社群中，这种以共同目标或是爱

好组合成的社群，单色的兴趣“光”抑或保持不变，
抑或表现出与此目标或爱好相关的行为；而对于朋

友圈、微博等公开领域，在熟人或是陌生人均可在线

沟通的情况下，所折射出的便是复色光，多数人会选

择相对安全的保护色来表达诉求或观点。
３．差序格局在互联网环境下的适应与改变

媒介环境学派对于时空观的探讨始于英尼斯

（Ｈａｒｏｌｄ Ａｄａｍｓ Ｉｎｎｉｓ）时期，其传播偏向论影响甚

广。 差序波纹实际上可以看作一种空间偏向的社群

隐喻。 差序格局源于费孝通先生对于现代中国人的

社会关系理解，呈现出一种空间的延展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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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于社群内部及社群之间，存在着由近及远的关

系递弱效应。
费孝通在研究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时提

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

出去，是私人联系的叠加，社会范围是私人联系所构

成的网络。 这是存在于现实生活的人际关系，亦
称为“圈子文化”，在此以差序波纹的形式存在。 但

在复杂的智能媒介影响下，简单的二维关系已不能

完全涵括复杂社群关系，如社群间存在的区隔作用、
社群的形成过程与动态消逝、社群的整体特点等都

无法在差序波纹中体现出来。
相比差序格局产生的现实空间，虚拟空间体现

出一种另类的反身性。 通过镜像作用实现网络空间

中的自我认同，这当然不是导致人主体缺失或形成

多重人格的诱因，而是从多个渠道实现人的主体地

位的自指。因此，虚拟社群与现实群体实际上是共

存于同一时空之下的链接式虚存，链接点为人的身

体，而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则可以同时在虚拟和现

实之中显现，这种具身传播将人体作为虚拟社群入

口。 虚拟社群的存在使得社群间人际关系趋于更加

复杂的重构，在社交媒体这个具备多元交流方式、多
重互动模式、多方运作平台的环境中，社群的虚拟性

不足以抵消人作为重要交流主体的内容叙事。 虚拟

性更强调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立主张，但事实上从

人的角度考量，其虚拟性显然还不够完备。
如果说差序格局是二维层面的社会关系隐喻，

那么在鲍曼将互联网“液化”后，这种二维的关系实

际上可以重新找回液态的寄居之所，关系的随时松

绑与消解让社群开始流动起来，于是在这样的二

维与三维的交互作用下，为表达社群在虚拟环境中

结合与消散的过程及其状态，本文提出“泡沫”社交

的隐喻概念。

四、虚拟与现实间的交互嵌套：泡沫圈群模型

在社交关系研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被以

网络的形式加以描摹，最典型的便是社会网络理论。
英国人类学家布朗认为，社会是一群行动者、这群行

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结构的

连接，其中，点代表个体行动者，线代表关系，点和线

所组成网络构成关系的情境。 在社会学中，社会网

络这一概念最早是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各类复杂关

系的隐喻表达，将人与人的关系比喻成网状结构。

在时空交错复杂的互联网中，社会网络的构型让渡

于赛博空间，云端社群的实质成了缺少知觉和具身

的景观社会。

综合上述分析，并基于虚拟与现实融合的“云
端”表述，便可建构从虚拟到云端的“泡沫圈群模

式”，其进化逻辑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泡沫圈群模式进化关系简图

泡沫圈群模式是在既有的社群研究语境下，借
鉴了杜骏飞的泛传播模式理论，将各泛层级视作可

折射透光的泡沫，将共时性形态和历时性泛层级泡

沫圈群化，针对社群内涵和所指存在理解缺失的问

题，通过具身传播的回归与场景的复融合得以实现。
复融合指在互联网实现现实与虚拟融合之后又反向

与现实再次融合的二次融合过程，在复融合之后会

形成更趋复杂且带有互联网性质的进化空间。 其主

要揭示的是从人际社会环境到多元互联网环境，再
到有着瑰丽变幻色彩的泡沫圈群的云端社群的自组

织生成过程。
１．云端社群泡沫圈群模型的三重维度

作为一种隐喻模型，云端社群呈现出一元平面

模型到多元立体结构，再到多元复杂系统结构的演

进过程。 从模型各个断裂的分解点来看，主要分为

三个部分：代表着现实时空差序格局中差序波纹、移
动互联网复杂维度的多棱镜和代表云端社群特性的

泡沫圈群，整体上生发出三重维度，即时空维度、身
体维度和社群维度。

透过时空维度，泡沫圈群模型本质上表征的是

社群时空观的变化。 媒介时空中的社群显示出时间

与空间的恒一性特征，泡沫的形成与裂解成为时空

存在或消失的具象化表达。 从作为社群变迁的媒介

形态来看，智能媒介既具备了互联网空间的高维度

性，又因其在现实空间的可折叠性，形成具有流动性

的高维空间，即吉登斯所说的时空压缩，加之互联网

内部的时空一体化特征。

从身体维度看，泡沫圈群模型象征着智能媒介

时代人本主义和身体的回归。 “人类有身体，科技

让我们与身体的距离越来越远”，伴随着 ＶＲ、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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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带有现实情境的技术而生，从模型的落点出发，透
过泡沫圈群落点中的人，不管是多棱镜的前端（差
序波纹），还是末端（泡沫圈群），折射光不管射向何

处，都改变不了人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作用。
从社群本体的维度来看，多棱镜泡沫圈群模型

建构起社群关系的一种新理解维度。 在泡沫圈群中

存在着种种因现实和移动互联网高维时空影响的新

特性。 从统计学视角来看，泡沫圈群中的人数永远

小于自然环境人口数。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我国网

民规模为 ９．８９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７０．４％。泡沫圈

群的主体仅指互联网与现实嵌合的网民。 泡沫圈群

的基本形状形似差序波纹，但其运作不靠传播力的

外在推动，而是依靠泡沫间的黏性和色彩的匹配度，
即自组织性征来完成。 互联网环境中，人际交往实

际上是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前后台的叠合表现，人将

自己的社会表现置入网络，人际交往中前后台就失

去了可供参照的界限。 若将社群间的关系看作泡沫

边缘的关系，那么社群边界便重塑了互联网新的前

台与后台。 其中，泡沫的黏性决定了社群间的关系

强度，色彩决定着社群中的文化多样性，其延宕时间

即为社群的存续时间，有些社群转瞬即逝，有些则稳

定持久。
２．多元认知范式下云端社群泡沫圈群模型的

特征

泡沫圈群的提出以及多棱镜透视下虚拟与现实

的交互与融合重构了认知地带，在这个地带中交流

无障碍，文化无隔界。 互联网与现实之间的区隔从

一般意义上显示屏分出的屏内外虚拟与客观世界，
到多棱镜泡沫圈群模型中即时社群、线上线下一体

化社群的建构，既有的认知范式被打破，融思想、文
化、认知为一体的云端地域全面亮相。

需要指出的是，泡沫圈群中的泡沫存续或与

“超时间”相关。 智能媒体本身就具有“超时间”意
义，它不受物理意义上时间或时段的限制而成为全

时和无时不在的传播。因此，超时空传播象征着时

间概念的认知革命，在这里，时间不仅作为固化的意

向象征人类生命的延续，同时还象征着空间流动和

无意识的流动。 除了基于种种线索的想象，互联网

的高维时空性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超时空认知基点，
超时空借此掩藏于互联网高低维度时空的各种褶皱

中，因无意识的无休止流动，掩存的种种时空碎片不

断纠缠在一起，浑然一体。 这也是云端的掩藏特性

之一。
基于上述特性，我们发现云端社群间的关系赋

能主体形成深刻的社会群影响。 梅洛维茨在研究电

子媒介地域消失的过程中，将个体的体验作为逻辑

起点，以场景的划分来区隔主体间性。 但在当下，这
种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个体与电子媒介之间不再

嵌合于将其分属两端的电子屏幕，那种现实虚拟完

全分离的状态已同步为融合的云端状态，此时个体

形态不再独立存在，而是以社群认同的方式同频共

振。 因为个体社会角色的复杂性，导致同属于共同

群组的个体会叠加于群组，即同一个体在共同群组

中重复出现，同时共同群组中的交叉个体间具有强

关系特征，即彼此相熟，这就构成了可以关照对方日

常角色转换的对照型个体存在。

五、结语

本文在既有理论文献的分析基础上，结合虚拟

与现实的关系想象，提出了云端社群的概念，在考察

云端社群运行特征时建构了多棱镜泡沫圈群模型，
根据泡沫圈群模型的特征与社会影响，归纳出如下

结论。
第一，云端社群既是智能媒介环境下虚实泛化

的结果，也是造成虚实泛化的原因。 云端社群意味

着群体关系的线上线下互动融合，符合融合观的建

构理念。 虽然存在虚拟和现实之分，但在两者之间

寻求单纯的虚拟社群和单纯的现实关系根本不可能

存在。 云端社群与场景和场域的关系是待发掘的新

景象。
第二，云端社群概念的提出，代表了智能媒介中

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态。 “云端”代表了风云变幻、似
有若无、形态各异的奇观，不受限的社交本就存在，
只是为规范化的约定形态所桎梏。 在此，云端也代

表着一种对现实与虚拟二分定律的打破，很多时候

专业主义崇尚自由，这并不意味着不守规则的胡作

非为，而是一种释放自然社交天性的开放心态，互联

网赋予了这样一种技术特性。
第三，泡沫圈群模型作为云端社群运作机理的

形象化隐喻，将现实与虚拟的交融泛化过程清晰地

描摹出来，其中多棱镜象征互联网的高维复杂性，泡
沫圈群象征云端社群的隐喻中仍有许多未尽之意，
如差序波纹、多棱镜与泡沫圈群三者之间的空间关

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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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云端社群代表着技术与身体的替代性表

达与互动关系，这也是虚实泛化之后的结果，虚拟部

分的主体交互过程本身便作为技术实践的一部分，
因之具备了现实人类主体的特性，呈现出一定的复

杂性，这也是媒介环境学理论发展的未来趋势，即技

术与身体的替代性嵌合所建构的新环境。
不论是关乎社群的探讨，还是对于媒介环境学

的发展，都可视为一个历史演进中的问题。 社群在

商业逻辑之下被不断地提及，学界研究关涉则微乎

其微。 实际上学界与业界的交互融合实践，强化业

界的应用与创新逻辑，运用学界的严谨致思逻辑，建
构系统性的共生关系，这便是云端社群理论与实践

发展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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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ｏ 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ｕ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ｄｉｓａｐ⁃
ｐｅａｒ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ｃｉｎｇ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Ｍｅｌｏｗｉｔｚ′ｓ ＂ｍｅｄｉ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 ａｎｄ ｉｔ ｒｅ－ｅｘｉｓｔｓ ａｓ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ｔ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ｍｏｄｅ
ｃａｎ ｂ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ｂｕｂｂｌｅ ｇｒｏｕｐ ｍｏｄｅ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ｅｄｉ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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